
为了培养一批既能干
又会写的干部，我建议师
党委提高新闻报道奖的档
次，除物质奖励外，《解放
军报》一版头条记二等
功，《前卫报》一版头条记
三等功。

1992年 4月，一天晚
间下半夜，一阵电话铃声
把我惊醒。部队领导干部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
夜来电话”。一把抓起电
话，是新闻干事韩文友，听
声音像是中了举，我提着
的心放下了。“主任，我的
稿子上《解放军报》一版头
条了，你得给我个二等功
哈！”“很好啊！祝贺你！”
我换了个口气，“你就不
能明天再打电话，这大半
夜的……”“夜班编辑刚才
定稿排版，我赶紧给你报
个喜。”年底，韩文友喜滋
滋地拿到了二等功喜报和
奖章。

李居清聪明好学，能
吃大苦耐大劳，当战士给
报社投稿，成绩斐然，为此
荣立二等功并转为志愿
兵，调到宣传科专职新闻
报道。第二年送其到信阳
陆军学院学习，学习结束
回师实习，学校明确毕业
后，定正排，授少尉军衔。
1990年在实习期间，负责
全师的新闻报道工作。我
给他开了张“支票”：如果
师的新闻报道工作在集团
军四个师中拿到第一名，
给他定副连，授中尉军衔。

素有“拼命三郎”绰号
的李居清，当年在中央级
报刊见稿19篇，在原济南
军区《前卫报》见稿70多
篇。年底集团军政治部通
报，我师见报数量和质量
在四个师中名列榜首。参
加集团军新闻报道会议回
来，他拿着通报到我办公
室。“主任,你给我定的目
标达到了！”我看着通报，
等着他的下一句话，可他
笔直地站在那儿，什么也
没说。我给了他一个满意
的笑脸：“你小子还真拼了
个头牌出来,呈师首长传
阅吧！”他右脚一并“啪”的
一声，举手给我一个敬
礼。平时，他是不爱穿皮
鞋的。

多年来，我们师的新
闻报道工作在集团军中属
于中游，拔得头筹还是第
一次。1991 年 7 月实习
结束后，师给李居清定为
副连，授予中尉军衔，算
是工作成绩突出，破格提
拔。

接下来几年，先后有

19名同志被选调上级机
关。近几年已有4人晋升
正师级，8人晋升副师级，
其他大多数晋升团职。

干事王文明被调到原
总政治部，后任解放军国
防动员部政治工作局副主
任（正师）；干事宁明君被
调到原济南军区后勤部，
后任解放军青岛第一疗养
院副院长（副师）；干事孙
亚松任科长、团政委后，
提升滨州军分区政治部主
任；德州军分区副政委
（副师）、干事李居清调任
《前卫报》社编辑，后任原
济南军区政治部《黄河民
兵》杂志社主编，技术5级
（享受副军津贴,正师待
遇）；干事徐强调任《前卫
报》社编辑,后接李居清
任《黄河民兵》杂志社主
编，技术4级（享受正军津
贴,正师待遇）……

陈正华多才多艺，转
志愿兵后调到师宣传科，
干着文化干事的活，工作
开展得有声有色。当时军
区每年有一批专业技术志
愿兵提干名额，数量不多，
步兵师有一到两个。为了
保留人才，我们连续两年
把他上报提干，集团军都
没批。第三年上报后，我
专程到集团军政治部给赵
承风主任汇报，他终于得
以提升。时间不长，集团
军政治部要调其到宣传处
任干事。我找赵主任请
求：我们三年用了三个名
额好不容易才提起来，怎
么也得让我们用两年吧？
赵主任说：那就一年吧，我
这里也缺这样的人才呢。
其调集团军宣传处没多
久，即被原济南军区政治
部选中，之后又调到解放
军原总政治部宣传部，后
任副局长（副师职），2011
年因病英年早逝，我们痛
失了一位仍有发展潜力的
好战友。

每每祝贺他们升职的
时候，他们都有同一句话：
没有你那些年的“逼迫”，
哪有我们的今天？这话是
有那么一点道理，但是，最
终还是他们自己发愤图强
的结果！我们只不过是推
了一把而已。

栖霞是云栖霞居的美
丽山城，“东顶”是栖霞城
的高地，几十年来，她承载
并庇佑着我师部队。我师
移防芝罘区后，“东顶”营
房移交地方，那里建起了
高档小区学区房，“东顶”
又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生
活和成长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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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赴任当年，中央军委决定
军队院校从服役满两年、高中文
化、22岁以下的优秀士兵中选拔
学员，以补充部队基层干部队
伍。这一政策，在部队引起了强
烈反响。原本对提干不曾奢望的
战士热血沸腾，跃跃欲试。可兴
奋过后，他们再端详自己，如同撒
了气的皮球，瘪了。部队两年紧
张的训练，使原本就不扎实的文
化知识，随着摸爬滚打的“磨擦”，
已所剩无几，对军校望而却步，失
去了报考的勇气。

为了对这些优秀战士的前途
命运负责，我们请示师首长同意，
决定举办文化复习班，以恢复和
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实现梦寐
以求的理想。

第一批，全师选拔了120名，
集中在师招待所吃住，在师办公
楼后面的二层小楼会议室上课，
从3月下旬开始，直至7月2日、
3日、4日的全军统一考试。

师机关大院的南面隔一条马
路，就是栖霞一中。我们向学校寻
求师资支援。他们选派优秀资深
教师，无偿给复习班授课。教师授
课认真，辅导耐心，战士们如饥似
渴、手不释卷。经过3个多月的复
习，战士们的文化水平显著提高，

自信满满地走上考场，当年被全
军各院校录取106名，录取率为
88.33%。从8月中旬开始，106张
录取通知书接二连三地“飞”进干
部科，师首长和栖霞一中的领导、
教师笑了，被录取的战士激动地
哭了。来自师文登小洛顶农场的
小刘，从孟良崮战场的小山村入
伍，爷爷在支前中牺牲，父亲在支
前中负伤致残。这一年没有考取，
我们安排他第二年再来复习班，他
终于如愿以偿。那天下午，他在稻
田里收到通知书后，拔腿跑到老母
猪河畔，面朝家乡跪地哭喊着：“爷
爷、爹！娘！我考上了，我能穿着四
个兜的军装回家看您了……”

1982年，我们又选拔了128
名战士参加复习班，全军统考录
取119名，录取率为93%，连续三
年夺得原济南军区师级单位第一
名。原济南军区《前卫报》和《烟
台日报》分别于8月13日、8月21
日加编者按在一版发表了消息。

有了三年的经验，我们的文
化复习班一年接着一年办，先后把
1100多名优秀战士送入军校，既
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更为军队干部
队伍输送了新鲜血液。这些战士
毕业后奔赴全军各个部队，为我军
现代化建设贡献着聪明才智，有多

人走上了师、团领导岗位或获得了
高级技术职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原总政治部干部部院校局陈干事
会同原济南军区干部部专程来我
师调研战士考学工作，通报推广了
我们“早预选、早考察、早定苗、早
培养、早复习”的经验。

今年1月2日,我与孙亚松、王
功良、岳跃国和董永学在茶馆茶
叙。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董永学仍
激动万分：“我就是1982年参加复
习班考上了军校。我是从农村出
来的孩子，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
背朝天，自从军校毕业当了军官，
找了在烟台手表厂工作的媳妇范
晖，转业后到烟台市税务局工作。
改革开放后，爱人创办了‘益佰口
腔’医院，在芝罘区、莱山区和开发
区设有4个分部，40多名员工。女
儿于韩国岭南大学口腔博士毕业，
在毓璜顶医院工作。我的命运就
是在那三个多月的复习后，一考而
改变的，如此才有了今天美满的家
庭和幸福生活。”

通过举办文化复习班，进一
步密切了师和栖霞一中的关系，
我们每年派出干部和优秀班长为
学校新生军训，选派各类典型给
学生作报告讲传统。双方连年获
得烟台市“双拥共建”模范单位。

东顶旧事东顶旧事
范立才

1989年，我接任师政治部主
任。政治部32名干部，大都比较
年轻，最小的22岁，文化程度比较
高。如：干部科孙亚松、王英贤、
李伟；保卫科李忠盛、李长海；宣
传科张学林；秘书科周大勇等，都
是从地方高考进入军校，具有大
本和大专学历，还有一部分是从
师文化复习班考取军校，毕业后
分配回来的。

他们聪明好学，接受能力强，
精力旺盛，个人素质比较全面。
但是学习的氛围不够浓厚，争先
创优的劲头不是很足，大都按部
就班地上下班。晚上办公室少有
灯亮，课余时间打勾级的不少，个
别的甚至偷偷摸摸打麻将。

我觉着这些干部都是有着光
明前程的好苗子，正是滚石上山
爬坡上坎的年龄，咱不能误人子
弟。为了调动大家学习、工作的
积极性。除了传统的老办法，学
习动员提高认识，我和副主任廉

书义商量，采取政绩展示的形式，
激励他们前行。

在政治部会议室的墙上，布
上展板，排列上每个人的名字，设
置了：深入基层、为部队办实事解
难题、书写调查报告和建议、报纸
杂志发表的文章、上级转发的电
报和简报、为首长起草的讲话和
会议材料等，把各项工作量化。
每月公布一次，半年总结讲评，年
底按成绩论功行赏，并与职务晋
升挂钩。

一石激起千层浪,百舸争流
千帆竞。这一招果然奏效。政治
部会议室大门不上锁，谁有了成
果随时上榜，时常有人悄悄进去
瞅瞅。第一个月各项空白的同
志，脸面红一阵子，尚能稳得住，
第二个月有些同志脸就红到了脖
梗子，坐不住了。

自此，大家的学习精神和工
作姿态发生了深刻变化。聚在一
起研究材料和稿子的多了；打电

话的多了，向下了解报道线索、素
材，向上推荐稿子、材料；加班加
点的多了，晚上各科办公室灯火
通明，有的甚至通宵达旦，心疼丈
夫的妻子做好夜宵送到办公室。
为此，我宣布晚上加班超过10点
的，免出早操。

一天，一位科长告诉我，他们
科有位干事写了多篇稿子没有见
报，最近让爱人向报社写了一封

“群众来信”，他随后写了一篇解
答，终于在“群众来信”栏目刊登
了。大家都没发现，这算不算？
我说：“鼓励鼓励他，算一篇。”一
年后，这位干事的文字水平有了
长足进步，不仅新闻报道成果丰
硕，公文材料也得心应手，不久就
被上级机关调走了。

年终总结的时候,展板上成
果累累。每个人都拿出了一份沉
甸甸的成绩单。一年的工作绩
效，一目了然，评功评奖也简单了
不少。

1980年，一纸命令，我由陆军
第26集团军政治部干部处干事，
调任步兵某师政治部干部科科
长。此后，我历任师后勤部政治
委员、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
任、师政治委员。

步兵某师驻防烟台地区栖霞
县（今栖霞市），营房坐落于栖霞
县城东部的制高点，当地约定俗
成叫“东顶”。老百姓口口相传，
称师为“东顶”部队。虽为俗称，
听着倒也亲切。

“东顶”承载着部队，部队传

扬了“东顶”。不仅栖霞城乡，就
连周边的市县都知道栖霞有个

“东顶”，“东顶”驻有部队。你若
打听我们师在哪儿可能没有多少
人知道，你要打听“东顶”部队在
哪儿，无论老少皆能给你指路。

近年来，每年都有多批转业、
退伍的干部、战士组团从祖国的
大江南北来“东顶”寻找自己曾经
生活、战斗过的印迹，回探人生的
第二故乡。我们师有个来自五湖
四海数百人的战友群，亦用“东
顶”冠名。

1998 年部队整编，11 月 16
日，我与副师长张庆海、副政治委
员孟庆湖、装备部长张风祥率领
师机关和直属队由栖霞“东顶”移
防烟台市芝罘区。

军旅生涯40余年，在步兵某
师满满有28个年头，对这支刘（伯
承）邓（小平）麾下南征北战、战功
辉煌的英雄部队，心怀深挚的情
结。退休的日子里，在闲暇时光
中漫步，寻找岁月的痕迹，时不时
地走进“东顶”，眼前便会再现那
些人、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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